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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上帝去流浪

———近代哈尔滨犹太社区的慈善活动研究

刘少航∗

慈善活动是哈尔滨犹太社区运行的关键环节.哈尔滨犹太人的慈

善实践遵循犹太教传统,也体现出鲜明的近代化特点,由最初由会堂主

要承担慈善实践到成立了一系列高度专门化社会福利机构,个人慈善

事业也迅速发展.哈尔滨犹太社区对社区外人群有过诸多善举,慈善

实践包括救济一战来华的犹太难民、援助苏联国内大饥荒、帮助哈尔滨

市民应对水灾.哈尔滨犹太社区的慈善活动也有维持犹太认同和争取

生存环境等的多重面向.

在近代中国犹太人历史上,哈尔滨犹太社区是仅次于上海犹太社区的第二

大犹太人聚居地,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哈尔滨一度是整个东亚犹太人最大的活动

中心,犹太人对哈尔滨这座城市的兴起和繁荣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哈尔滨

犹太人历史的研究以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犹太研究中心为代表,整理挖掘了一

大批犹太人档案资料和历史遗迹,通过调研和访谈得到了大量的口述史材料,为
哈尔滨犹太社区研究做了基础性和开创性的工作,研究内容包括:哈尔滨犹太人

政治宗教活动、重要人物史实梳理、金融和工商业活动、外交活动、社会文化生活

等.① 哈尔滨犹太社区的鼎盛发展时期不仅是犹太人口急剧增长的时期,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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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犹太价值观念及责任共享原则基础上多种慈善福利活动开展的时期,哈尔滨

犹太人社区的列文拉比①曾说过:“以色列民族有很多儿女,但哈尔滨使其相形

见绌.”②犹太人是具有本能式慈善精神和悠久慈善传统的民族③,慈善活动是研

究近代哈尔滨犹太人的关键问题. 纵观以往的研究可以发现,对哈尔滨犹太人

慈善活动的研究并不深入,还停留在事件的描述上,且研究时段多限于当代哈尔

滨犹太人后裔的善举. 本文选取慈善活动实践的视角,以施善对象的不同将哈

尔滨犹太人的慈善活动分为对内和对外两种,并放在历史的视野下去考察,揭示

出哈尔滨犹太人慈善活动的多重面向.

一、面向犹太人内部的慈善活动

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同样经历了从中世纪向近代化的转变过程,慈善

活动的实施也不同于传统时代,发展出与传统精神相一致新的慈善形式,慈善的

概念逐渐被社会福利、社会服务所取代,慈善的结构发生变化,新型的高度专业

化的机构产生了,慈善表现为由公民责任感驱动的越来越专门化、常态化、世俗

化、非个人的行为,并得到制度性的保障. 近代以来在哈尔滨聚集的犹太社区所

进行的慈善实践也显示出了这一由传统向近代的变化.
哈尔滨犹太社区的慈善活动最初由会堂执行. 哈尔滨大多数的会堂是由来

自西伯利亚的犹太人建立的,他们长期与俄国人生活在一起,受俄国东正教习俗

的影响,尽管他们有强烈的犹太宗族认同意识,却对犹太人的传统习俗和宗教戒

律知之甚鲜. 他们没有制作逾越节无酵饼施舍穷人的犹太人传统,但他们会事

先准备好纸张,让那些愿意捐助之人在上面写下他们的名字,上面有醒目标题:
“向贫困人捐助———为逾越节捐助一个红鸡蛋”,这样,他们私下里就可以用红鸡

蛋换取面粉.④ 但是,同其他会堂主管相比,西伯利亚犹太人会堂的主管在征集

援助物时要艰难得多,因此哈尔滨犹太社区慈善兴起的时候并没有得到社区内

成员的积极响应.
为了改变慈善活动不积极的状况,哈尔滨犹太社区成立了一系列专门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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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福利、社会服务机构,主要是医院和学校. １９２０年,哈尔滨犹太人已增至２万

多人,其中不乏衣食无靠、疾病缠身者,有鉴于此,哈尔滨犹太社团成立了犹太贫

病救济会,其宗旨是为贫病者提供免费医疗,并在必要时给予物质援助,贫病救

济会设立犹太医院建设基金,并为此开展了募捐活动,犹太医院于１９３０建立起

来.① 犹太医院没有信仰和种族歧视,所有病人在这里都被接纳,病人如果不能

支付住院医疗费用,只需象征性地支付一点费用就可以接受治疗,而特别贫困者

则可以接受完全免费治疗.② 除犹太医院外,还有“病人之家”这样为慢性病人

和病弱者所设立的机构.③ 在煤矿巨头斯基德尔斯基兄弟的鼎力支持下,塔木

德—托拉小学于１９２０年成立,后塔木德—托拉学校易名为“犹太国民小学校”,
并成为哈尔滨教育当局认可的教学机构,针对一些贫穷的犹太学生,有社区奖学

金帮助他们负担学费.④ 社区还有一个资料丰富的犹太图书馆,收藏有会员捐

赠的珍稀书籍、锡安主义文学和世界文学名著,文学、意第绪语、戏剧和音乐课程

都可在图书馆找到,是当时东亚地区最古老、规模最大的犹太图书馆.⑤

随后,哈尔滨犹太社区的慈善活动越来越呈现出高度专业化的趋势,创办了

许多为不同需要的人提供不同服务的机构,慈善方面的工作由专门的机构负责,
或者由受过培训的有薪水的专业人员监督管理.

在犹太养老院,老年人可以接受到来自社会的包括药品在内的医疗上的关

照和呵护,医生定期来到这里对老年人和病弱者进行巡诊.⑥ １９０３年创办的犹

太丧葬互助会是完全在自愿原则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在互助会内除了组织

者可收取一定报酬外,其他人都是自愿为社区服务的. 日俄战争时期,犹太丧葬

互助会埋葬了很多阵亡在中国东北的俄军犹太士兵. 当有犹太人去世时,犹太

丧葬互助会动员和组织志愿者参加洗礼仪式,做埋葬前的准备工作,即使死者孑

然一身,犹太社区也确保一定会有集体祈祷仪式,如果逝去之人贫穷困顿,他们

的家属也不必为埋葬地和墓碑支付任何金钱,这两笔费用都会由社区捐助,每一

个去世的犹太人,无论贫穷还是富裕,他们墓葬前都会有墓碑.⑦

犹太妇女慈善会的主要职责是搞好社区福利事业及对贫穷人进行职业培

训,使这些人能够自力更生,减轻社区的负担,为此犹太妇女慈善会出资为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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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工作工具,帮助他们建立手工作坊,为乳品场购置奶牛,帮助欲离开哈尔滨

的家庭. 除此之外,还向贫穷的家庭供应木材和煤炭,向领养孤儿的家庭、年老

及生病之人提供养护费,向一些处于窘境,尤其是困顿中的待嫁女孩免费匿名提

供一些结婚费用. １９０６年,犹太妇女慈善会慰问并救助日俄战争中负伤的犹太

士兵. 犹太妇女慈善会也积极参与教育活动,创办了夜校,向学生提供综合教

育、打字和外语,出资安置想学习一门手艺的学徒.① 哈尔滨“维佐”(WIZO,即

“以色列妇女俱乐部”)成立于１９２２年,是另一个以妇女为主体的慈善机构,主要

活动是筹集资金满足社区的各种需求,还建立了一个幼儿园,也向寡妇和孤儿免

费提供施舍物.②

随着犹太人在哈尔滨商业上的成功,哈尔滨犹太社区的个人慈善事业发展

很快,捐赠活动不断,出现了一批“福利大亨”. 斯基德尔斯基兄弟经营着在当时

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煤矿,他们成为哈尔滨犹太人社区最慷慨的捐赠者,除了建

立塔木德—托拉学校外,还资助了“马卡比”青年运动,大部分犹太学生假期在他

们那里工作以赚取生活费用. 两兄弟是音乐爱好者,他们赞助着当时哈尔滨享

有国际声誉的音乐团体“弦乐四重奏”和格拉祖诺夫高等音乐学校. 索斯金三兄

弟每年都在马迭尔宾馆召开一次舞会,人们冠之为“索斯金舞会”,所有来自舞会

的收入全部捐给社区福利机构;每一位寻求贷款担保的犹太人都可从他们兄弟

那里得到帮助,当借贷者拖欠贷款时,索斯金兄弟就会为他们偿付债务,以至于

银行宣布拒绝接受索斯金兄弟担保,因为银行不想起诉最富裕的客户. 另外,
“福利大亨”还有哈尔滨“贝塔”活动主要资助者列夫􀅰齐克曼,捐献养老院、病人

之家和免费食堂大楼的约瑟夫􀅰拉比诺维奇,捐地建立犹太医院的纳芙塔琳

娜—约菲夫人,捐助建立犹太中学的明德列维奇等等.③ 在个人慈善事业发展

的同时,哈尔滨犹太社区成立了名为“匿名捐助”的机构实体,目的是向贫穷者提

供无息贷款,尽管贫穷的人数不断上涨,但任何一个申请人都没有空手回家.④

二、对犹太社区外人群的慈善活动

“平等地对待外邦人”是犹太慈善的特征之一,哈尔滨犹太社区的慈善实践

不只是将自己的福利实体机构开放给社区之外需要救助的人,在国际形势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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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以]考夫曼:«我心中的哈尔滨犹太人»,刘全顺译,第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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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环境下,他们接纳并安置国际难民,甚至主动地开展跨国的救助行动,社区

外的中国人遭遇重大灾害的时候也组织专门机构救灾和善后.

１．对国外犹太难民的帮助

在没有国际组织援助的情况下,哈尔滨犹太人社区接纳了大量犹太难民.
为了帮助难民,在社区领袖们的组织下,富裕犹太商人被动员起来慷慨解囊,生

活并非殷实的社区成员也都力所能及贡献了力量. 在此基础上,社区建立了许

多援助难民机构.

１９１４年,由哈尔滨犹太社区领袖考夫曼等发起,哈尔滨犹太人开会讨论救

助一战期间欧洲难民问题,成立了救助欧战难民委员会. 会议通过决议:战争期

间,哈尔滨犹太社团的成员每周需捐出一天的薪水,作为救援欧战难民基金,并

选举组织委员会,开展捐款救助活动. １９１５年,第一批欧战犹太难民辗转来到

哈尔滨,哈尔滨犹太社团救助欧战难民委员会组织难民救济所,设立临时诊所进

行医疗救治,并成立免费食堂管理委员会,在难民救济所开办免费食堂向难民提

供热午餐,象征性地收取一点费用,来免费食堂的７０％是犹太人,但俄国人和中

国人也可以到此求助,后犹太免费食堂管理委员会改组为社会救济委员会.

１９１７年,哈尔滨犹太社团救助欧战难民委员会和移居巴勒斯坦促进协会发表呼

吁书,呼吁哈尔滨犹太人紧急捐资救济来哈的犹太难民,为救助欧战难民募捐达

９．５万卢布. 而且,哈尔滨锡安主义组织还为巴勒斯坦、波兰、立陶宛的战争难

民举行捐款救助活动,共募集捐款２．２万卢布.①

２．对苏联饥民的救助

十月革命后,许多身份不明的女孤儿来到哈尔滨,犹太妇女慈善会就建立了

一个女子职业学校来安置她们,主要教授她们村舍建筑手艺、缝纫和刺绣.
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哈尔滨犹太人向遭受饥荒的苏联人民提供援助. １９２１

年,经历了四年帝国主义战争和三年国内战争的苏俄已元气大伤、贫困不堪,又

逢灾年,粮食减产,人民处于饥饿之中. 消息传来,在考夫曼的领导下,哈尔滨各

界、中外各个民族４７个群众组织发起成立了万国救济苏俄饥民协济会,主要任

务是集资和统筹食物,并在中东铁路沿线各站成立分会,积极开展对苏俄饥荒中

人民的救助活动. 哈尔滨犹太社区积极参与了协济会的活动,犹太社区领袖考

夫曼担任协济会主席,在万国救济苏俄饥民协济会组织报告、发表演讲、发行慈

善券、举办捐款周和义演,还出版了«饥荒»日报,广泛散发,呼吁捐款,并在各商

店实行用慈善券找零;铁路职工联合会成员捐出月收入的５％,影剧院、杂技团

① 参见曲伟、李述笑:«哈尔滨犹太简明辞书»,第２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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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将演出收入的１０％捐献赈灾. 为帮助寻找失散的家人及移民到哈尔滨的亲

属,远东情报局在哈尔滨成立了. 任何人只要提出申请,情报局就会提供帮助.
苏联、中国和日本都有此组织的分支,其协助范围扩大到战争和自然灾害的受害

者,而且没有宗教和国籍限制. 仅１９２１年１０月初,万国救济苏俄饥民协济会就

为苏俄灾区乌克兰等地发送了１５车皮小麦,１０车皮精粉,１车皮可可,４车皮糖

茶、衣物和药品,运去了１．２万卢布,对逃难来哈的苏俄灾民、儿童,协济会也精

心地安排了救助. １９２１~１９２４年,哈尔滨万国救济苏俄饥民协济会共向苏俄运

送粮食、衣物和药品１４列火车,为苏俄救助灾民、恢复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①

３．对中国灾民的救助

１９３２年８月,哈尔滨遭遇松花江大水灾,产生１０余万水灾难民. 犹太社区

领袖们将大家组织起来,向处于困境中的家庭供应面包和水,组织犹太慈善医疗

队,医生们义务提供医疗服务和紧急救护,志愿者们为老弱病残灾民从免费食堂

带来了食物. 为救济水灾难民,哈尔滨犹太社团在拉维科维奇的主持下召开紧

急会议,成立救助水灾难民委员会. 在哈尔滨的各犹太社会团体、组织的代表参

加了救助水灾难民委员会. 哈尔滨犹太社团救助水灾难民委员会成立了总指挥

部和很多小分队,参加站岗护堤,救灾抢险,救助老弱妇孺,为灾民募集捐款、解

决临时住宿、发放衣物和食品,并帮助灾民修复住房、生产自救,做了大量的工

作. 水灾过后,居民饮用水已被污染,地方霍乱肆虐,救助水灾难民委员会立即

成立防治霍乱小组,在考夫曼医生的带领下采取一系列公共卫生措施控制疫情,
不过由于霍乱患者众多,直到当年冬天靠着严寒天气才最终克服了疫情.②

三、历史视野下的哈尔滨犹太人慈善活动

慈善是一种犹太伦理,对他们而言这不仅仅是宗教义务,慈善的信条是犹太

人遵守其他规约的基础,这与犹太教注重日常生活的躬行践履是分不开的. 近

代以来,在“公义”基础上的物质帮助是犹太慈善的主流. 与世界各地犹太聚居

区的情形相似,哈尔滨犹太社区的慈善做法符合犹太传统,同时也是与近代慈善

活动嬗变相结合的.
从哈尔滨犹太社区的具体运营来看,依照成员的收入征收累进税,富裕成员

交纳税收要高于低收入者,社区用这笔税收来支付机构行政开销、维系社区生存

和运转,但资金的主体用于福利机构. 当富人去世时,他的家人则必须为其支付

①

②

参见曲伟、李述笑:«哈尔滨犹太简明辞书»,第３６５页.
参见[以]考夫曼:«我心中的哈尔滨犹太人»,刘全顺译,第８０~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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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费用,费用的２０％用于埋葬,剩余的８０％用于犹太社区各种福利机构的开

销. 当一个犹太人去世时,如果他没有留下遗嘱,那么,他的所有财产将会转交

到社区之内,这就是犹太社区拥有众多房产的原因所在,房屋出租后,社区还可

以收取大量的租金. 社区活动资金来源主要就是税收、丧葬互助会的收入、社区

继承的财产、人们的捐助物和社区会费. 除了社区的会费,社区成员捐献一些称

为“代替鲜花”之类的物品,用于在节日里彼此赠与对方作为会面的礼物,这些也

成为社区资金来源的一部分.
我们同样不能忽略的是,哈尔滨犹太社区慈善活动对于犹太社区存在的意

识形态属性.
哈尔滨社区的主要使命包括确保远东社区继续与以色列区保持紧密联系、

保存犹太价值观、推动互助和保持犹太习俗,筹款捐款不仅具有慈善的功能,还

是促使犹太人能够群体连续的方式,演变成一种犹太人区别于其他群体的重要

身份认同. 换言之,慈善是犹太社区自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哈尔滨犹太社区实

行自治运营,或者可以说它是一个小型的、强调人性和犹太价值观的、有社会意

识的独立王国.① 这使得哈尔滨的每一个犹太人都明悉,无论是疾病、孤独无助

还是年老,他们都能够得到关照,都知道他们会得到来自社区的社会支持和保

护,没有一个犹太人挨饿,无处可居,每人都有老年保健医疗,没有犹太儿童因资

金不足而无法上学,并且拥有社区提供的奖学金.
哈尔滨犹太社区的慈善活动在与社区外的互动过程中,为犹太社区赢得了

更为有利的生存环境. 由于免费食堂和犹太医院的大门对所有人开放,任何需

要帮助之人都可以自由进出,免费食堂和犹太医院这两所机构为当时社会做出

了巨大的贡献,它们不但为犹太社区增添了光彩,而且赢得了社会各界的美誉.
在反犹主义盛行的大环境下,大多数俄国人不是反犹主义者,这一点或许是最好

的解释.
犹太慈善在中国的实践过程必然受到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各方面的限制,哈

尔滨犹太富商们的捐赠行动就被日本势力深入东北后的重税所影响. 日本入侵

东北之前,政府只征收关税和邮费,而没有收入所得税,贸易是相对自由的,对外

币也没有限制. 但是,随着日本人的到来,哈尔滨这个“经济天堂”开始消失了,因
为日本人不但引进了收入所得税,而且取缔了持外币进行贸易的规则. 到达中国

后,日本人就通知犹太业主们,日本人是他们合作发财的伙伴,而实际结果上,许多

犹太人的生意受到这些规章制约而前行乏力,慈善活动捐赠筹款的力度大不如前.

① 参见[以]考夫曼:«我心中的哈尔滨犹太人»,刘全顺译,第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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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近代中国的慈善问题学界有过很多讨论①,如果将哈尔滨犹太社区的

慈善活动与中国的慈善活动作一对比,我们可以看出实际上东西方的慈善走向

是殊途同归的:慈善主体上,犹太慈善和中国慈善都以民间团体和个人行为为

主;慈善动机上,利他主义固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内,并不能排除“利己”性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在救助行为中的作用. 所以从本质

上来说,无论东西方,利他式的利己主义才是慈善活动长盛不衰的基本动力.

① 参见夏明方:«用历史的眼光看待慈善»,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３０日«中华读书报».


